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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玉
蘭
的
寶
玉
已
經
那
麼
好
，
趙
志
剛
交

響
樂
版
的
﹁
紅
樓
夢
﹂
能
突
破
嗎
？

對
交
響
樂
配
越
劇
本
來
也
有
成
見
，
總
認

為
戲
曲
不
應
捨
棄
傳
統
中
樂
，
看
過
好
幾
齣

交
響
樂
越
劇
便
不
大
理
想
，
尤
其
是
每
個
動

作
跟
隨
音
樂
指
揮
那
一
類
，
就
認
真
得
過
火
。
而

且
發
覺
，
同
是
趙
志
剛
，
他
舞
台
上
表
演
和
面
對

鏡
頭
的
分
數
都
差
得
遠
；
面
對
鏡
頭
，
總
不
能
揮

灑
自
如
，
舞
台
上
，
就
生
色
許
多
。
交
響
版
寶

玉
，
會
不
會
像
面
對
鏡
頭
拘
謹
，
每
個
動
作
也
都

跟
隨
音
樂
指
揮
，
心
底
真
有
個
疑
問
。

就
是
想
不
到
，
從
他
出
場
開
始
，
居
然
那
麼
令

人
意
外
驚
喜
，
他
這
寶
玉
，
喜
樂
時
輕
盈
活
潑
，

憂
鬱
時
感
情
細
膩
，
一
舉
手
，
一
投
足
，
活
脫
脫

是
怡
紅
公
子
形
象
，
他
終
於
面
對
鏡
頭
也
神
采
飛

揚
了
。

沒
看
過
全
部
大
小
銀
幕
大
小
舞
台
的
寶
玉
，
單

是
比
較
曾
經
看
過
他
前
輩
後
輩
那
幾
部
，
還
是
趙

小
生
最
傳
神
，
成
熟
後
的
趙
志
剛
，
他
的
賈
寶

玉
，
比
少
年
時
成
名
的
首
本
戲
何
文
秀
還
更
上
層

樓
。戲

中
好
些
改
不
了
的
老
唱
詞
，
他
也
有
自
己
獨

特
的
演
繹
方
式
，
比
如
得
知
黛
玉
身
故
後
，
﹁
問
紫
鵑
，
妹

妹
的
詩
稿
今
何
在
﹂
那
幾
句
，
徐
玉
蘭
唱
來
固
然
鏗
鏘
，
但

是
趙
志
剛
低
沉
悲
戚
的
慢
調
子
，
一
字
一
字
吐
出
來
的
傷

感
，
慢
慢
滲
人
心
窩
，
聽
來
份
外
鼻
酸
。
想
是
經
過
片
中
藝

術
指
導
也
是
他
老
師
尹
桂
芳
的
指
點
吧
？
深
信
他
事
前
對
寶

玉
的
性
格
也
曾
深
入
研
究
，
否
則
不
會
那
麼
投
入
。

哭
靈
這
一
段
，
趙
志
剛
每
個
細
節
動
作
都
完
美
無
瑕
，
這

部
戲
如
屬
電
影
製
作
，
拿
到
大
銀
幕
放
映
，
票
房
應
該
不
弱

於
任
何
戲
曲
片
，
而
且
比
過
去
的
戲
曲
片
都
富
電
影
感
，
最

令
筆
者
改
觀
是
交
響
樂
用
得
恰
如
其
份
，
與
演
員
的
感
情
貼

切
，
與
場
面
氣
氛
也
貼
切
，
證
明
戲
曲
實
在
可
以
相
容
任
何

樂
器
，
正
如
東
方
人
穿
㠥
西
裝
，
一
樣
不
損
原
來
面
目
。
唯

一
要
提
的
一
點
意
見
，
是
寶
黛
的
雙
眼
皮
長
睫
毛
，
過
於
討

好
時
髦
觀
眾
了
，
韓
國
古
裝
劇
的
化
裝
便
來
得
自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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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趙志剛的寶哥哥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
要
當
一
個
好
編
劇
，
光
靠
勤
奮
，
七
、
八

年
內
會
有
點
線
索
；
聰
敏
加
用
功
，
五
年
左
右

會
開
竅
；
普
通
資
質
且
一
般
懶
慵
的
，
十
年
還

沾
不
上
邊
；
愚
鈍
兼
懶
散
，
快
轉
行
吧
！
不
然

將
來
年
紀
大
了
，
很
難
再
找
工
作
！
那
是
我
真

實
的
體
會
。
天
才
勤
奮
如
韋
家
輝
，
也
在
四
、
五
年

後
才
開
始
發
熱
發
光
。
﹁
編
劇
這
一
行
，
沒
有
捷

徑
。
﹂
這
是
我
的
學
長
編
審
葉
廣
蔭
在
微
博
上
所
發

表
的
。
︵
其
實
他
是
我
的
前
輩
，
只
是
他
不
許
我
稱

他
為
前
輩
，
只
肯
做
學
長
。
︶

葉
廣
蔭
這
番
金
石
良
言
絕
不
假
。
記
得
初
入
行
時

最
勤
力
，
每
天
都
好
像
上
了
電
一
樣
，
放
工
後
不
怕

累
會
跑
去
戲
院
看
電
影
，
回
家
又
看
影
碟
，
同
時
還

要
追
看
其
他
劇
組
的
劇
本
。
韋
家
輝
的
劇
本
當
然
是

必
看
的
，
而
同
事
之
間
，
有
的
出
名
劇
本
寫
得
好

的
，
我
們
亦
會
追
㠥
找
他
的
劇
本
看
。
那
時
尚
未
流

行
用
電
腦
，
皮
包
內
隨
時
都
有
幾
本
厚
甸
甸
的
手
寫

版
劇
本
，
至
今
仍
保
留
㠥
﹁
大
時
代
﹂
的
手
抄
版
劇

本
，
絕
對
是
珍
藏
。

以
前
當
新
人
面
皮
不
能
太
薄
，
見
到
劇
本
上
密
密
麻
麻
的
佈

滿
編
審
改
過
的
紅
字
，
全
份
稿
僅
留
下
﹁
時
、
景
、
人
﹂
及

﹁
本
集
完
﹂
這
幾
個
字
，
其
他
都
給
改
得
體
無
完
膚
，
就
算
人
家

不
開
聲
，
你
自
己
也
不
好
受
。
而
監
製
通
常
沒
有
這
麼
仁
慈
，

會
在
眾
目
睽
睽
，
當
㠥
其
他
導
演
面
前
，
把
你
的
稿
徹
底
蹂

躪
。
要
是
面
皮
薄
一
點
，
不
能
去
投
河
，
也
得
去
投
馬
桶
。

早
幾
年
，
舊
公
司
也
聘
請
過
好
幾
批
新
人
。
這
一
代
人
也
真

夠
坦
白
，
有
的
新
人
開
宗
明
義
，
走
進
電
視
台
當
編
劇
只
當
是

一
個
踏
腳
石
，
最
終
目
標
是
要
當
電
影
編
劇
，
甚
至
要
當
上
電

影
導
演
，
即
時
有
如
王
家
衛
上
身
一
樣
。
在
電
視
劇
低
潮
時

期
，
電
視
台
想
盡
方
法
節
省
開
支
，
幕
前
的
一
年
一
個
騷
，
幕

後
的
凍
薪
多
年
，
大
家
士
氣
低
落
，
可
是
日
韓
台
劇
卻
不
停
地

冒
起
，
難
怪
大
家
都
看
不
起
港
劇
。
可
是
，
若
然
對
自
身
的
工

作
也
不
熱
衷
，
少
看
劇
本
，
連
電
影
跟
電
視
的
分
別
都
不
清

楚
，
又
怎
可
能
做
出
成
績
？
這
類
新
人
最
後
大
多
既
當
不
成
電

影
編
劇
，
就
連
電
視
編
劇
也
做
不
好
，
被
勸
喻
轉
職
。

跟
許
多
同
事
同
業
閒
聊
，
發
覺
大
部
分
編
劇
都
經
歷
過
內
心

起
跌
掙
扎
。
初
入
行
時
滿
懷
壯
志
，
積
極
進
取
，
稍
有
成
績
，

被
上
級
讚
賞
，
就
沾
沾
自
喜
，
自
以
為
是
曠
世
奇
才
，
假
以
時

日
就
天
下
無
敵
。
但
之
後
又
會
發
現
自
己
停
滯
不
前
，
被
後
來

者
迎
頭
趕
上
。
這
時
又
會
懷
疑
自
己
並
不
是
這
方
面
的
材
料
，

心
裡
掙
扎
是
否
該
轉
行
？
直
至
有
天
突
然
開
竅
，
有
了
新
的
體

驗
，
又
會
恢
復
自
信
，
摩
拳
擦
掌
，
要
來
一
套
驚
天
地
泣
鬼
神

的
佳
作
。
這
種
高
低
起
伏
的
心
情
，
直
至
當
上
了
編
審
，
也
依

然
不
斷
地
循
環
㠥
。

在
長
期
沒
有
競
爭
的
情
況
下
，
電
視
台
不
注
重
培
訓
，
條
件

不
優
厚
，
自
然
請
不
到
人
才
。
即
使
有
人
才
加
入
，
兩
三
年
都

無
法
晉
升
加
薪
，
加
上
編
劇
之
路
崎
嶇
難
行
，
一
旦
遇
上
編
劇

低
潮
情
緒
，
待
遇
又
一
般
，
再
好
的
人
才
也
會
流
失
了
，
於
是

行
內
多
年
來
都
青
黃
不
接
。

適
逢
新
公
司
的
編
劇
訓
練
班
剛
開
始
，
我
有
幸
參
與
新
人
面

試
，
這
一
代
無
論
在
知
識
、
見
聞
、
積
極
性
各
方
面
都
遠
比
我

當
年
優
勝
。
若
然
時
光
倒
流
，
當
年
的
我
要
跟
這
班
新
人
比
拼

的
話
，
相
信
我
必
無
法
被
選
進
入
編
劇
班
。
隨
㠥
新
電
視
台
加

入
，
待
遇
條
件
急
升
，
港
劇
低
潮
漸
過
，
曙
光
在
望
，
盼
望
這

一
代
新
晉
編
劇
能
堅
持
下
去
，
順
道
給
我
們
這
些
舊
人
來
些
鞭

撻
，
令
港
劇
重
新
發
亮
，
爭
回
一
口
氣
，
共
勉
之
。

編劇沒有捷徑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上
月
剛
在
河
南
許
昌
市
參
觀
了

﹁
曹
丞
相
府
﹂。
日
前
又
在
本
港
看

了
潮
州
市
潮
劇
團
的
︽
曹
營
戀

歌
︾。
一
個
博
物
館
，
一
個
愛
情

戲
，
都
是
讚
揚
曹
操
的
。
可
見
歷

史
上
把
曹
操
刻
劃
成
奸
相
的
，
已
經
徹

底
得
到
平
反
。

曹
操
是
東
漢
末
年
的
出
色
政
治
家
，

又
是
一
位
軍
事
領
袖
和
文
學
家
。
東
漢

官
至
丞
相
，
加
封
魏
王
。
由
於
︽
三
國

演
義
︾
這
部
小
說
歷
代
流
行
，
書
裡
所

刻
劃
的
曹
操
，
被
人
認
為
是
一
個
奸

相
。
現
在
，
許
多
史
書
的
考
究
，
把
顛

倒
的
歷
史
再
顛
倒
過
來
，
曹
操
實
際
上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政
治
領
袖
。

他
屯
田
安
民
，
發
展
經
濟
；
他
求
才

若
渴
，
﹁
唯
才
是
舉
﹂
；
他
用
兵
如

神
，
是
第
一
個
註
釋
︽
孫
子
兵
法
︾

的
；
他
有
英
雄
氣
概
，
也
有
詩
人
才

情
；
他
才
華
洋
溢
，
是
中
國
五
言
詩
的
奠
基
人
；

他
創
立
建
安
文
學
，
使
其
成
為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最

輝
煌
的
時
代
之
一
。

陳
壽
的
︽
三
國
志
︾
與
︽
三
國
演
義
︾
不
同
，

稱
許
曹
操
﹁
可
謂
非
常
之
人
，
超
世
之
傑
矣
﹂。

︽
曹
營
戀
歌
︾
大
概
是
一
個
杜
撰
的
故
事
。
話

說
東
漢
末
年
，
呂
布
火
燒
洛
陽
，
曹
操
軍
營
中
的

戰
將
王
圖
救
出
譽
滿
洛
陽
的
歌
女
來
鶯
兒
及
其
歌

舞
團
。
該
團
隨
曹
軍
演
唱
，
類
似
今
天
的
軍
隊
中

的
文
工
團
。
王
圖
與
來
鶯
兒
卿
卿
我
我
，
雙
雙
墮

入
愛
河
。
談
情
說
愛
之
時
，
竟
然
貽
誤
軍
機
，
曹

操
要
治
他
以
死
罪
。
王
圖
為
保
命
，
竟
把
責
任
全

推
在
來
鶯
兒
身
上
。
而
來
鶯
兒
卻
在
曹
操
面
前
承

認
責
任
，
願
替
王
圖
一
死
。
曹
操
因
而
對
來
鶯
兒

這
位
品
格
高
潔
、
願
為
愛
情
犧
牲
的
小
女
子
頓
生

愛
意
。

後
來
王
圖
投
靠
呂
布
，
帶
兵
復
仇
，
在
曹
操
單

騎
追
向
來
鶯
兒
時
與
王
圖
狹
路
相
逢
。
王
圖
誤
殺

來
鶯
兒
又
為
曹
操
所
殺
，
全
劇
在
曹
操
抱
㠥
重
傷

的
來
鶯
兒
歌
聲
中
結
束
。

︽
曹
營
戀
歌
︾
的
戲
劇
衝
突
營
造
得
很
好
，
演

曹
操
的
唐
龍
通
和
演
來
鶯
兒
的
鄭
舜
英
都
是
﹁
國

家
一
級
演
員
﹂。
潮
州
戲
當
然
唱
腔
是
潮
州
話
，
但

全
劇
有
字
幕
，
人
人
可
看
得
懂
。
如
果
沒
有
字

幕
，
我
這
個
潮
州
人
也
只
能
聽
得
三
成
。

曹操與「戀歌」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因
為
村
上
春
樹
的
文
章
︽
讚
岐
超
深
度
烏
龍

麵
紀
行
︾
；
因
為
日
語
電
影
︽
烏
冬
廚
神
︾
；

因
為
嘴
饞⋯

⋯

，
尋
覓
讚
岐
烏
冬
美
味
，
理
所

當
然
地
展
現
在
四
國
之
旅
香
川
縣
的
行
程
。

香
川
縣
是
全
日
本
最
小
的
縣
份
，
面
積
只
有

一
千
九
百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約
有
一
百
零
三
萬
，

烏

冬
店
竟
多
達
九
百
間
。
由
傳
統
的
製
麵
所
到
新
派
餐

廳
、
由
歷
史
悠
久
的
素
烏
冬
到
新
潮
變
種
的
炸
烏

冬
、
咖
啡
烏
冬⋯

⋯

跑
到
哪
裡

，
都
會
遇
上
烏
冬
化

身
成
各
種
形
式
！

至
於
甚
麼
才
是
真
正
的
烏
冬
，
日
本
農
林
水
產
省

曾
在
日
本
農
林
規
格
中
，
制
訂
了
一
套
標
準
：
以
小

麥
粉
製
成
的
麵
條
，
切
面
的
闊
度
要
在
一
點
七
毫
米

以
上
，
厚
度
在
一
毫
米
至
三
點
八
毫
米
，
不
合
此
規

格
的
，
便
稱
不
上
是
烏
冬
，
只
能
納
入
其
他
麵
類

。

而
讚
岐
烏
冬
一

般
都
有
三
毫
米
厚
度
或
闊
度
，
比
起

其
他
地
方
出
產
的
烏
冬
，
讚
岐
烏
冬
咬
落
格
外
堅
韌

彈
牙
，
令
它
被
譽
為
全
國
最
美
味
的
烏
冬
。

到
底
香
川
人
是
從
何
時
開
始
吃
烏
冬
？
最
普
遍
流

傳
的
說
法
是
，
九
世
紀
時
，
有
一
位
出
生
於
讚
岐
多

度
郡
︵
今
日
香
川
縣
的
多
度
郡
︶
的
著
名
高
僧
空
海

弘
法
大
師
，
從
中
國
鑽
研
佛
學
回
來
，
一
併
將
中
國

做
麵
的
方
法
帶
回
產
米
不
足
的
香
川
，
被
當
時
貧
窮

的
香
川
人
民
演
變
成
烏
冬
的
製
法
。

然
而
，
究
其
好
吃
的
原
因
，
好
像
從
來
無
人
能
確

切
理
出
一
個
頭
緒
來
。
是
小
麥
粉
嗎
？
日
本
許
多
地

方
的
麵
食
，
也
一
樣
用
日
本
國
產
的
小
麥
粉
製
成
。

是
水
質
嗎
？
似
乎
日
本
水
質
清
甜
的
地
方
多
的
是
。

會
是
老
師
傅
的
手
藝
嗎
？
日
本
許
多
地
方
也
有
手
打
烏
冬
。
或

許
，
是
香
川
縣
本
身
的
名
物
不
多
，
讓
人
記
得
的
，
就
只
有
讚

岐
烏
冬
一
樣
。
加
上
香
川
縣
對
日
本
人
來
說
，
也
是
經
年
難
得

一
到
的
鄉
下
地
方
，
經
歷
長
途
跋
涉
吃
到
一
碗
傳
說
中
美
味
無

比
的
烏
冬
，
格
外
顯
得
珍
貴
。
再
者
，
當
地
不
少
烏
冬
店
仍
沿

用
祖
傳
下
來
的
製
麵
配
方
，
即
使
在
款
式
上
創
新
，
烏
冬
本
身

的
口
感
依
然
不
變
，
在
別
的
地
方
倒
未
必
可
吃
到
這
一
種
地
道

的
風
味
來
。
不
管
怎
樣
，
能
夠
吃
到
一
碗
美
味
的
烏
冬
，
就
會

叫
人
從
心
底
笑
出
來
！

從心底下笑出來的烏冬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日
前
談
到
后
字
引
起
的

歧
義
，
就
是
繁
體
字
與
簡

體
字
的
後
與
后
產
生
的
。

和
我
聊
天
的
那
位
大
學
教

授
，
就
說
起
一
段
陳
年
往

事
。
那
時
，
香
港
各
報
館
都
接

到
一
個
內
地
委
託
刊
登
的
廣

告
，
文
字
都
用
簡
體
字
書
寫
，

報
館
必
須
排
出
繁
體
字
來
刊

登
。
其
中
一
個
人
名
是
李
后
。

很
多
報
紙
都
直
接
用
李
后
，
但

這
位
教
授
以
前
服
務
的
報
社
就

覺
得
有
不
妥
，
因
為
李
后
是
一

位
先
生
，
應
該
不
會
叫
這
個
名

字
，
便
要
求
委
刊
人
查
查
是
否

應
為
李
後
，
委
刊
者
也
不
知
，

便
去
電
內
地
追
查
，
發
覺
他
的

本
名
真
是
李
後
，
所
以
刊
出
的

廣
告
中
，
就
只
有
這
家
報
社
是

正
確
的
。

我
很
早
就
接
觸
簡
體
字
，
那
時
，
多
數

字
我
都
認
識
，
但
唯
獨
一
個
少
見
的
字
卻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那
就
是
塵
字
，
幾
經
追

查
，
才
知
道
那
就
是
塵
字
，
小
土
是
塵
，

我
覺
得
蠻
有
意
思
的
。

但
是
豐
這
個
簡
體
字
，
我
倒
是
有
點
意

見
。
因
為
丰
字
本
來
就
有
，
把
豐
字
簡
化

為
丰
，
當
然
因
為
豐
字
本
來
就
有
豐
盛
的

意
思
，
但
是
原
來
的
丰
骨
和
豐
骨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
就
會
讓
人
摸
不
㠥
邊
際
了
。
而

且
豐
字
的
甲
骨
文
，
是
盛
得
滿
滿
的
豆

器
，
盛
得
滿
滿
是
左
右
都
有
一
個
丰
，
如

今
簡
化
為
一
個
丰
，
看
上
去
就
似
乎
不
夠

豐
盛
了
。

袁
宏
道
說
：
﹁
草
豐
不
辨
樹
，
山
隱
卻

如
煙
。
﹂
如
果
寫
成
草
丰
不
辨
樹
，
感
覺

是
不
是
那
草
不
夠
多
不
夠
茂
盛
？
當
然
，

這
是
使
用
繁
體
字
比
簡
字
多
很
多
的
個
人

感
覺
而
已
，
文
字
一
旦
意
義
深
入
腦
海
之

後
，
習
慣
使
用
簡
體
字
的
人
，
看
到
丰

字
，
自
然
會
喚
起
那
豐
盛
的
感
受
。

閒話繁簡體字
興　國

隨想
國

傳
聞
了
一
段
時
間
，
張
曼
玉
終
於
親

口
證
實
情
變
，
﹁
恢
復
單
身
了
。
﹂
說

起
來
很
輕
鬆
，
但
也
只
能
是
輕
鬆
；
在

娛
樂
圈
，
娛
樂
人
的
人
是
沒
有
沉
重
的

自
由
的
，
因
為
人
們
花
錢
，
就
是
為
了

買
你
的
笑
容
和
緋
聞
。

五
年
情
終
結
，
卅
年
九
段
情
，
傳
媒
都
清

清
楚
楚
。
人
家
是
愛
得
轟
轟
烈
烈
，
她
卻
總

是
分
得
轟
轟
烈
烈
。
她
的
愛
情
似
乎
只
能
成

為
話
題
，
卻
沒
得
到
祝
福
，
彷
彿
從
一
開

始
，
娛
樂
記
者
就
未
卜
先
知
，
經
常
是
傳
假

成
真
。
情
路
坎
坷
！

然
而
，
她
卻
是
中
國
電
影
界
的
捧
獎
女

神
，
演
技
征
服
兩
岸
三
地
和
國
際
影
展
評
委

們
。
五
個
金
像
獎
配
五
個
金
馬
獎
，
歐
洲
三

大
影
展
的
影
后
寶
座
，
她
拿
了
兩
個
，
還
有

甚
麼
香
港
十
年
、
中
國
百
年
、
國
際
華
裔
之

﹁
特
別
貢
獻
﹂
或
﹁
最
受
歡
迎
﹂
或
﹁
表
演
成
就
﹂
之
類

的
獎
項
，
好
像
，
她
是
為
獎
項
而
生
的
。

每
一
次
，
她
的
摘
冠
就
像
她
的
情
變
一
樣
，
似
乎
都

是
理
所
當
然
，
也
似
乎
可
以
預
見
。

娛
樂
記
者
想
像
力
豐
富
，
報
道
也
專
業
得
符
合
﹁
娛

樂
精
神
﹂，
說
她
為
了
這
段
情
﹁
推
掉
了
所
有
片
約
，
專

門
定
居
北
京
陪
男
朋
友
﹂，
卻
又
﹁
因
為
拍
片
，
長
期
兩

地
分
居
無
法
維
護
感
情
﹂，
哪
一
句
才
對
，
讀
者
也
要
發

揮
一
點
想
像
力
。
不
過
，
﹁
張
曼
玉
情
路
﹂
真
的
可
以

拍
成
一
部
賺
人
眼
淚
的
電
影
了
。

我
在
九
七
回
歸
前
夕
，
跟
她
做
了
一
個
較
深
入
的

﹁
獨
家
專
訪
﹂。
所
謂
﹁
獨
家
﹂，
是
她
當
時
因
為
﹁
療
治

情
傷
﹂，
尤
其
港
台
傳
媒
拿
她
被
男
朋
友
﹁
騙
財
﹂
之
事

炒
作
，
避
居
法
國
，
幾
年
來
，
不
但
謝
絕
華
人
媒
體
訪

問
，
更
枉
論
回
來
。
但
那
一
次
，
她
破
例
了
，
談
了
很

多
，
那
是
後
話
。

她
是
一
位
公
認
的
專
業
演
員
，
工
作
時
很
認
真
；
也

是
一
位
公
認
的
愛
情
至
上
者
，
戀
愛
中
很
投
入
，
卻
似

乎
總
﹁
遇
人
不
淑
﹂⋯

⋯

也
許
，
個
性
上
有
些
倔
？
或

行
動
上
有
些
自
我
？
等
等
，
然
而
，
玉
也
有
瑕
疵
啊
。

是
性
格
決
定
命
運
？
還
是
命
運
決
定
性
格
？
真
的
講

不
清
。
惟
有
祝
福
她
，
終
有
一
日
，
修
得
正
果
，
有
一

個
安
定
的
晚
年
。
對
一
個
風
雨
三
十
年
的
女
人
來
說
，

安
定
，
也
許
是
最
渴
望
吧
？

張曼玉情路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武昌開往哈爾濱的快客風馳電掣，「各位旅
客，前方到站山海關⋯⋯」
華燈初上時分，列車上的廣播讓我為之一震，

一股遺珠之憾再次在心中油然升起。說實話，對
於愛好旅遊的我來說，當初商議遊程時，倘若不
是顧慮去哈爾濱的火車臥鋪一票難求，山海關之
遊是決不會輕易放棄的。
「山海關，人稱『天下第一關』，雄偉的萬里長

城從這裡開始，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也發生在這
裡⋯⋯」
在溫馨的廣播聲中，列車緩緩駛入站台，我情

不自禁像孩子樣把臉貼上車窗朝外望。車站內燈
火輝煌，旅客卻寥寥無幾，一時間不禁有些茫
然。時近中秋，當是旅遊黃金季節，可為何不見
遊客潮呢？莫非都跟我一樣，也是因了「一票難
求」？
如今，旅遊業方興未艾，表面看紅火異常，但

往深裡去卻不敢恭維。別看人們遊勁十足，年頭
也不算短了，但不客氣地說，不少人的旅遊還停
留在「初級階段」：不遊白不遊的「糊塗遊」，只
圖稀奇的「獵奇遊」，趨之若鶩的「熱點遊」，走
馬觀花的「浮躁遊」，追漲殺跌的「跟風遊」，花
天酒地的「燒錢遊」，偷香竊玉的「醉翁遊」⋯⋯
可謂俯拾皆是。
這種隨處可見的「初級遊」，顯然受文化素質所

制約，所左右。因而，在許多人心目中，旅遊無
一例外地被貶為「遊山玩水」，是一種類乎聲色犬
馬的敗家勾當。當事者往往不敢理直氣壯，尤其
公費旅遊。
這就有點可悲了。
旅遊，古人極為看重，素有「讀萬卷書，行萬

里路」之說。古人將行路（也就是旅遊）與讀書
並列起來，作等量齊觀，進而可理解為「讀萬卷
書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如讀萬卷書」。可見旅遊
在他們眼裡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讀書。所不同者，
讀書是用手來翻書，旅遊則是用腳去翻「書」。因
此，那種不問青紅皂白，將旅遊一概歸為腐敗的
認識，顯然有點偏激了。
再看一些「驢友」的遊記，多是些有「記」無

「遊」的大路貨，所見所聞倒也不缺，山水樓台盡
在其中，可所思所想卻寥寥無幾，尤其令人振聾
發聵的真知灼見更是鳳毛麟角。這種見景不見人
的「遊記」，不僅未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特色和社會
意義，也從另一側面佐證，我們的旅遊水平還真
不怎麼樣。
說到這裡，我想起十年前在雲南的那次「外

遇」。我們在寧蒗縣城邂逅了一位法國留學生「包
劍敏」，小伙子漢語水平好生了得。他告訴我們，
很多西方人看完虎跳峽後大失所望──
「那裡離麗江這麼近，不僅修了專線柏油馬

路，還修了幾公里的棧道。這還不算，還在那裡
築台階。這麼一『建設』，還有令西方遊客留連忘
返的原始風貌嗎？那些精力旺盛的老頭老太太，
難道他們沒坐過汽車，沒住過洋房，萬里迢迢跑
到中國圖享受來了？也許你們並不知道，很多人
跑來一看就後悔了，他們大失所望啊！」
當時，包劍敏的話㠥實令我們大吃一驚。俗話

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現在看來問題
清楚了，人家的「遊山玩水」多是「找罪受」，而
我們的旅遊則多是圖個感官刺激，也就是掛掛
「眼科」。這便是「村子」兩頭的迥然差異。所折
射出來的未必是什麼價值觀不同，但文化素養，

旅遊層次，精神追求，孰高孰低還是顯而易見
的。
旅遊之真諦何在？開闊視野，獲取知識，強健

體魄，陶冶情操⋯⋯不難想見，旅遊乃人生一堂
課。人們在旅遊中不僅可以學到很多知識，還可
以領悟世道人心，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就說這
山海關吧，那嵌於秦磚漢瓦裡的歷史信息、文化
元素、精神基因等等，不妨仔細品品看？皮表之
下，又藏有多少精神財富？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這是人們耳熟

能詳的唐代詩句。遙想二千多年前，「始皇帝」
何等英雄蓋世！戰國諸雄，被其一一掃平，割據
結束，中國一統；下令書同文，車同轍，統一貨
幣，統一度量衡⋯⋯中國封建社會在他手上展開
了全新的一頁。如此不世之功，可謂無與倫比，
儘管他「略輸文采」，但「千古一帝」的桂冠是戴
定了的。然而，曾幾何時，還是這個人，不顧連
年戰爭造成的國力疲憊，民生凋敝，橫徵暴斂，
大興土木，修阿房宮，築萬里長城⋯⋯還焚書坑
儒，鉗制輿論，將羸弱不堪的國家推向深淵，把
飢寒交迫的百姓逼上絕路。終於，走投無路的戍
卒在大澤鄉爆發了起義，各地紛紛揭竿而起，一
舉將這個乳臭未乾的封建政權送進了墳墓。

細算下來，從嬴政稱帝到胡亥身
亡，殘暴的「秦帝國」只不過維持了
區區十六載。王朝短命，曇花一現，
何其慘痛，何等悲哀！
當你駐足雄關堞樓之下，眺望莽莽

群山上蜿蜒而去的萬里長城時，會有
怎樣的感受？「長城今猶存，秦皇安
在哉？」當詰問在耳畔響起的時候，
有沒有意識到歷史潮流，人心背向，
乃自然之規律，任何個人，任何集
團，任何勢力，不論使用何種手段，
都阻擋不了？「無邊落木蕭蕭下，不
盡長江滾滾來」，誰不順應，誰就難
免粉身碎骨？而我們熟知的「了卻君
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又曾

誤導過中華民族多少年，多少代？
當你置身烽火台上，俯瞰腳下這片咽喉要衝

時，有沒有聽見驚心動魄的鐵蹄聲，慘烈無比的
搏殺聲？「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曾有多少「貂錦」在這兵家必爭之地命喪胡塵？
那一次次你死我活的爭奪，不僅戕害了無數鮮活
的生命，摧毀了難以數計的平民家庭，也改變了
中國社會的歷史走向，讓中華民族為之付出了極
為高昂的代價。其中，尤以臭名昭著的吳三桂開
門揖盜，引清兵入關為甚。
「慟哭三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公元

1644年，土著甲申年，「大明」崇禎十七年，
「大順」永昌元年，「大清」順治元年，總之，在
那個「年」多世亂之時爆發的這一戰，不僅再次
上演了一幕毫無新意的改朝換代，而且使破土未
幾的資本主義萌芽迅速枯萎，讓中國從此偏離世
界發展航向，成為落伍者。接踵而來的是內憂外
患不斷，國家飽受屈辱，人民備受欺凌，理應充
滿勃勃生機的神州大地，卻最終淪為半封建半殖
民地，一個偉大而剛烈的民族，竟然匍匐於一幫
強盜的腳下！更為可怕的是那曠世罕見的後遺
症：精神被摧殘，靈魂遭閹割，人格被肢解，血
性被奴化，那可是無窮之後患啊！

雄關．弱女．望夫石
──夜過山海關雜感（上）

■萬里長城蜿蜒而去，氣勢磅礡。 網上圖片


